
現為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在美國大都
會歌劇院、悉尼歌劇院等世界各大著名

劇院不斷巡迴演出的黃豆豆，在事業上，可謂
非常成功，但他只覺得自己很幸運。他說：
「因為我12歲開始正式學舞蹈，到現在的二十多
年，幾乎除了睡覺、吃飯，其他所有的時間，
都在舞蹈的天地中。」在他的解讀中，一個人
最幸運的是：「在做的事是自己最願意做的
事。」
儘管舞蹈比較艱苦清貧，甚至時常會令黃豆

豆感到孤獨，但他承認自己已比許多同行幸
運。他一直有機會與所欣賞的藝術家合作，這
些年來，又去世界各地參加了許多高質量的劇
目演出——其中，當然也包括這次與香港中樂
團合作「憶．夢．雪」。
黃豆豆與中樂團的緣分其實要追溯回他的大

學時代。「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只有
磁帶。而且我們聽到的許多磁帶，是被反覆翻
錄，有時候連原曲出自哪裡都不清楚。」他記
得自己一度被一盒磁帶中的樂曲深深迷住，輾
轉問了好幾個老師才得知，母帶就是中樂團的
作品。「那是我對香港中樂團的第一印象，而
趙季平老師的音樂後來對我也有很大影響。」
因而，這次有機會與中樂團合作，黃豆豆稱之
為自己的「幸運」。

虛虛實實亦幻亦真

每年，黃豆豆的演出周期是從五月份正式開
始，因而這次「憶．夢．雪」中「夢」（《莊周
夢》））的獨舞，是他今年的首個編舞劇目。
「其實《莊周夢》蠻挑戰自己的，第一從內

容上，作品的哲學內容比較深刻；第二，從莊
周本身的形象來講，並不容易用舞蹈去表現；
第三，24分鐘的獨舞，從體力上也構成很大的
挑戰。」黃豆豆認為：「莊周作為道家的思想
繼承者與弘揚者，很多時候他的這種現實也
好、夢也好、實也好、虛也好、陰也好、陽也
好，通過舞蹈特別是獨舞去表現，比較有難
度。」
黃豆豆本身非常喜歡作曲家趙季平的音樂，

而最初次聽《莊周夢》的CD時，他覺得如果將
曲子做成舞蹈難度太大。但當去年10月，他親
身來到中樂團現場聽到樂團的演奏時，則感受
到了一種音樂內在的東西。他說：「我突然找
到了可以用舞蹈去表現的感覺。」其後，他醞
釀了差不多三個月，其間並未去想怎麼編舞，
而是看了很多關於道家的書，去了解莊子、了
解中國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思想與生存環
境。
「真正編舞是春節之後開始的，從北京到我

住的上海再到歐洲，一路在不同城市的巡演中
去編這個舞。」黃豆豆與著名導演陳薪伊是第
四次合作，他形容前面三次「既很快樂又很艱
苦」，因為陳導演的習慣是開演前總要做出很大
調整，這次亦然。陳導在即將公演前提出：
「在整個24分鐘的過程裡，豆豆你有沒有可能有
一分鐘到兩分鐘不在劇場裡？」——不是「不
在舞台上」，而是徹底地「不在劇場裡」。

黃豆豆編過的舞蹈很多，但
由於這次演出的是「中樂
詩」，按他的話說：「從編舞
上它不是正常的一個舞蹈編舞
概念，而要有很多戲劇舞蹈的
編排概念。」陳薪伊導演認
為，「莊周夢蝶」在夢裡蝶自
由飛舞——這概念如果只局限
在舞台上或許不夠，所以希望
設計得「脫離舞台的禁錮」，
而到現場後，又將希望再度提
高—既然能脫離舞台，是不是
能想像空間再大一些？譬如脫
離整個劇場？
而對黃豆豆來說，說服自己

在舞蹈過程中從劇場消失兩分
鐘的唯一理由，便是道家所提
出的「有陰陽，有虛實」。他說：「《莊周夢》
有現實又有夢幻，所以舞台和劇場如果是真實
存在的空間，那麼或許可以將『舞台之外』、
『劇場之外』，理解為一種虛擬的夢幻空間。」

與樂隊現場合作solo的難度，在於中樂團本身
的實力很強，因而如果舞蹈的張力和內涵不
夠，很容易便被整個樂團的音樂所淹沒。黃豆
豆本來將舞蹈編得很滿，希望全部24分鐘都
編到和樂團產生呼應，但到現場後他發現：
「可能有時候，呼應的同時還要注意雙方的平
衡，如果雙方都很滿，就可能產生一種對抗—
這就和道家的陰陽平衡思想產生了衝突。」除
此之外，儘管《莊周夢》的飄逸看似頗適合舞
蹈去表現，但真正的難度恰恰在於讓觀眾明白
「此刻是現實」抑或「此刻是夢」？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既然在莊周的世界
中，現實可以是夢，夢也可以是現實，我們又
何嘗需要在舞蹈的世界中追求涇渭分明？

孤獨與堅持

今年上半年，黃豆豆一直忙於他擔任總導演
的最新原創舞劇《紅山女神》的編舞工作。紅
山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距今五千年到八千年
前的一種文化，發源地圍繞今天的遼寧、河北
與內蒙。「所以，這個戲今天八月底九月份和
觀眾見面時，首先會放在這三個紅山文化的發
源地去演，演完之後會做一些調整，再去北京
和大家見面」。
黃豆豆本身非常喜歡一些具有歷史和文化內

涵的作品。他說：「我之前的舞蹈中，表現的
最古老的歷史是2300年前，以編鐘上面的甲骨
文線條為靈感，而這次如果推早到五六千年
前，對自己是個很大挑戰。」黃豆豆用了整整
一年時間去了解紅山文化，包括閱讀資料、實
地考察和找文化專家傾談。他相信這部舞劇將
不只呈獻給觀眾舞蹈本體的思考，亦將體現出
中國人對自己祖先文化的一種認識和思考。
作為一個萬裡挑一、如日中天的成功舞者，

對黃豆豆而言，「艱難」是否已是很遙遠的詞
彙？
黃豆豆說：「不，每天都很艱難。」艱難二

字，在這裡指的是意志
力。直到現在為止，他每
周仍然練功六天，每天至
少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
時。「這個是一般情況。
如果今天要編舞，那麼就
早上練兩個半小時，然後
從下午開始，一直到晚
上，四五個小時都在編
舞。」
對他而言，跳舞跳到舞

者所能成就的輝煌高峰，
最終卻感到十分孤獨。
「因為原來一起跳舞的人都
一個個轉行了，男孩子做
別的事情，女孩子嫁人
了，然後慢慢地，就跟師

弟師妹一起練功，直到突然有一天，發現師弟
師妹們也改行了，我就會想，我是不是還能堅
持下去？」現在的黃豆豆，每天都要說服自
己：「我是很快樂地去練功，即便是一個人，
我也要很高興地做完訓練課。」
原來，他來香港最習慣去練功的地方，一是

城市當代舞蹈團，另一個是香港芭蕾舞團在文
化中心的練功房。「而這次來，發現文化中心
那個練功房好像沒有了，我就去演出現場，台
上在裝台，我自己在邊上找一個地方訓練。」
他說，練功就是這樣的—跟很多人一起練時，
好像比較有人氣、氣氛和環境，一個人很難堅
持下去，因為總覺得少了點甚麼。
「但是現在我也要學會去習慣，因為好像現

在永遠都是帶 不同的劇目，自己在不同的城
市走，自己練功的時間就越來越多。」所以，
黃豆豆清楚自己必須很清醒地去控制自己：定
死目標每周必須六天，每天必須堅持兩個半小
時—黃豆豆說：「所以到最後，就是在孤獨
中，在堅持中孤獨。」
但至少，無論取得過怎樣的成就，他從未覺

得無法再突破自己。
「因為我知道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三十多

歲的年紀對於一個編舞，還很年輕，要學的還
太多。」同時，他又知道自己何其幸運。「作
為舞蹈演員來講，需要很多作品去體現自己對
舞蹈的認識，但如果同時是編舞又是舞者，就
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肢體去展現思想，我覺得
這個是我現在最幸運的一點。」
至於未來，黃豆豆希望一方面能做好藝術，

另一方面，則是在家庭中盡到自己的一份責
任。其實對於事業，他反而更相信緣分。他
說：「我是個很傳統的中國人，我很信緣分。
不只人和人之間有緣分，做藝術的人，和作
品、和角色之間也有緣分，很多時候真的不能
強求，緣分到了就是到了，不到的話，強求也
沒有用。」
將與舞蹈的一場緣分，從聚光燈下純粹地起

舞，轉化為舞台背後思考舞蹈本體的編舞，對
深愛舞蹈這門藝術的黃豆豆而言，或許是天長
地久的最好方式。

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與舞蹈天長地久
1995年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一支《醉鼓》讓全中國記住了他的名字：黃豆豆。那一年，他18歲。

而當又一個18年過去，今時今日，他被譽為中國最好的男舞者。

在香港中樂團呈現的首部中樂劇詩「憶．夢．雪」中，黃豆豆為香港獻上了一段長達24分鐘的獨舞，詮釋莊周夢蝶的虛

實難辨亦幻亦真。或許對如他這樣出色的頂尖舞者而言，與樂團現場的演奏相配合，並非難事；將《莊周夢》的悠然夢幻

轉化為靈動飄逸的舞蹈動作，也只是技術層面上的挑戰。真正難得的是，如今的他，對於舞蹈、編舞、和舞台上的自己，

都已能用一種更高遠的視角去思考並圓滿呈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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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方面自己比較喜歡舞蹈，另一方面除了舞蹈，對別的
事情一直也沒有甚麼太大興趣。」黃豆豆這樣形容自己與舞蹈的
牽絆。「所以我總是在舞蹈的世界裡，無論孤獨的時候還是失落
的時候，或者苦惱的、享受的、成功的時候，對我來說都是一樣
的，甚麼都好，我覺得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還在舞蹈 。」
對黃豆豆來說，舞蹈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他的生活，

還有家人、家庭和女兒。
他說：「婚姻讓男孩變成男子漢，但真正能讓男孩變成男人，

是在成為父親之後——突然就覺得不一樣了。」如今的他，會合
理地安排自己的時間。
「過去沒有孩子時編舞，譬如給自己定了計劃，今天必須編出

兩分鐘，明天必須編出三分鐘——但我可能編不完就不會走出練
功房，但這種事情成為父親之後，我不會再做了。」因為如今的
黃豆豆，認為自己除了對舞蹈有責任之外，對家庭和孩子更有責
任。所以如今他進練功房編舞之前，會做好前期研究和方案，將
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才投入編舞工作，而不再像從前那樣一邊編
一邊做方案。
「當然有時候，覺得編出來的沒有達到方案預期的最好程度，

但時間到了，我會離開，情願明天再來，因為作為男人，我不只
對藝術有責任。」
黃豆豆坦言，從前的他，認為事業是衡量男人的唯一標準，和

妻子結婚的前七年，事業一直是擺在第一位，而家庭排在第二
位。「但有了孩子之後，我就覺得，衡量一個男人最重要是看他
能不能讓事業和家庭之間形成很好的平衡。」
會希望孩子從事舞蹈嗎？
「No！」他答得堅決。
「舞蹈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但我絕對不會希望它是我孩

子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孩子快兩歲了，但到現在為止她都不知
道我是幹什麼的。我但願，她以後不會喜歡舞蹈吧。」

成為父親：
從男孩到男人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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